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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不平等与世界政治变迁

【编者按】近年来，不平等对世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

面，不平等影响了各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另一方面，不平等也影响

了国际秩序的变迁。为此，我们约请相关学术领域的１０位学者，就如

下四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１）世界政治视域下的不平等问题； （２）

不平等与发达国家政治变迁；（３）不平等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４）

不平等与全球政治变迁。我们期待通过这组稿件激发学界对不平等与世

界政治变迁关联性的深入思考。

三种不平等、再分配与公平竞争：

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唐世平


　　作为笔者下一部英文专著的一个副产品，这篇笔谈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或者提

供一个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够推进我们对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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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不平等的理解有好几个不同角度，甚至对不平等本身的定义就有多

个。其实，定义不平等很容易，但定义平等非常困难。对不平等，可以有一个非

常简洁的定义：所谓不平等，就是由多个行为体分配某一个 “饼”（这个饼可以

是变化的，但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可以看作是固定的），而只要对这个饼的分配

事实上是不均匀的，就是不平等。但是如何分饼才会让大家觉得是平等的，这个

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这马上就会进入道义层面。

简单来说，不平等有三类。第一类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物质上的不平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其实也应该包括地位的不平等，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类不

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或者说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第一类不

平等还可以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区分。所谓垂直维度，是从代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的角度出发的。第二类不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２）是能力上的不

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这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正常发育、正

常获得基本教育和某些技能有关。第三类不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３）则是机会的不

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当一个人进入就业市场，这个时候实则考虑的

是假定能力平等前提下的机会不平等。人们通常说的 “拼爹”，其实包含了第二

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加上 （此前的）第一类不平等，共

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类不平等。

每一类不平等都会有一些比较浅的影响因素。比如，财产的继承是第一类不

平等的一个比较浅层的直接影响因素。又比如，能力不平等和一个人的学习态度

有关，也跟机会有关，当然还会存在一些运气的成分。显然，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是更为重要的。比如，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更加深刻地造就了第一类不平等。

进一步来说，尽管我们要承认有一定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早期的婴幼儿发育对

人后来的能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发育之后，非常重要的是训练和教育，这些

都将对个人能力有关键的影响。但是，这些训练需要家长的配合或者成长环境能

够允许个人获得这些训练才可以。训练本身当然也需要能够获得机会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比如在笔者生长的年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笔者可能一辈子就

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甚至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笔者这里所指的机会的不平

等，特指一旦进入工作市场的时候的机会不平等。这样就很容易理解，第二种不

平等和第三种不平等都是高度制度化的，它们背后比较浅层次的支持就是制度与

政治权力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现有的权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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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而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则是历史路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也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路径依赖。

笔者不认为人类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平等 （无论是哪一种）。因此，真正的

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不平等对个人的物质、地位以及道义损害降低？

通常第一类不平等怎么样解决呢？一个是土地改革 （ｌ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比如大

家经常说东亚的发展型国家都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相比之下，在拉美以

及非洲的很多地方就没有实现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再比如，是否实行累进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ａｘ）和遗产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ｔａｘ），对物质不平等肯定也具有非常重要

的影响。但是，以上这些特定的因素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长期的第

一类不平等，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即能力上的不平等加

上机会上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就只是停留在表面。所以，笔者的理论框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实证意义就是，尽管大家普遍关注的都是第一类不平等 （比如 Ｐｉｋｅｔ

ｔｙ），但其实真正支撑第一类不平等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因此，我们应

该更加深入研究的可能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

三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上图展现了三类不平等之间的可能关系。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影响

是直接的，而虚线箭头表示影响是间接的。箭头的粗细则表示影响的大小。

首先，第三类不平等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是最制度化的。相比之下，第二

类不平等对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是比较小的，因为个人能力的不

平等对制度性的东西的影响不仅是间接的，也是微弱的。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

不平等则共同造就第一类不平等。反过来，第一类不平等也能影响第二类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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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平等。因为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干很多事情；而一个普通农民、一个目不识

丁的老百姓，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还需要承认，三

种不平等对每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三类不平等在同一

代人和代际之间也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学里讨论比较多的是代际之间的变化，但

是三类不平等对同一代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跟笔者同一代的人，大部分

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高考确实很难。相比之下，现在人们接受

基础教育的平等性有了很大改善，而以前不是这样的。

其次，每一类不平等都是由浅和深的因素所支撑的，这些因素之间又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比如这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

同时还会通过社会网络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进而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

等。因此，两个能力差不多的同一代的个体，他们的第一类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由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造成的。

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是有点错位的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没有聚焦最重要的地方。因为第一类不平等很容易测量，于是大部分研究都聚焦

在这类不平等上。相比之下，第三类不平等最不容易被测量，但却是真正重要

的。比如招工的不平等如何影响同一代人的不平等，并且如何进而影响社会的整

体福利 （包括经济发展），但这是难以度量的。

因此，笔者一直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依赖现有的数据进行。我

们需要研究那些重要的问题，即便暂时没有数据。

这其中，第三类不平等是最制度化的，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类不平

等最能反映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里，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政治权力分配，所以是最政

治化的，也是最根本的、最高级的经济。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一类不

平等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且又通过第二类不平等间接地影响第一类不平等，所

以第三类不平等是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关键根源所在。虽然第二类不平

等对第一类不平等有影响，但任何一个人，甚至一群人在同一代人的生命周期里，

能够对第三类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原因是，要想影响第三类

不平等，必须要影响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体系，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新一代的不平等研究应该首先关注第三类不平等，其次

是第二类不平等，然后再看第一类不平等。因为第一类不平等是果，而不是因。

笔者认为现在大部分第一类不平等的研究是错位的还基于以下几个理解：

４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一辑 总第九辑）



首先，第一类不平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而不是原因。它会

受到比如继承财产等因素影响，但是在这些比较浅层次的原因之下，是一堆非常

根本的东西，特别是每代不同的人生下来就已经形成了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分层。

比如很多研究表明，贵族经常和贵族通婚。而马尔萨斯增长、熊彼特增长等都会

对第一类不平等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即人类最早开始

进入等级社会或者不平等社会的时候，这对后来所有的不平等都有高度影响。

其次，即便假定所有的不平等都有数据，我们也不大可能有完全外生化的计

量经济学处理，内生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完全解决内生性，

就不去研究这些重要的问题。

再次，第三类不平等是最重要的，但是研究它的实证挑战难度极大，因为它

非常难以测量。但是第三类不平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此，尽管目前我们没

法测量，至少没有规模性地测量它的能力，但我们还是要开始研究它。而要分析

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

可能的办法就是先建立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的影响。而

这样的研究对我们如何理解第一类不平等也会有比较重要的改变。

最后，好的再分配政策就是针对第二类不平等的政策或者制度。好的再分配

政策 （比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和免费的初等教育）是用来支持个人获得能力的政

策或制度。如马尔萨斯所说，大规模的公共初等教育就是好的再分配政策。

市场放任、不平等与世界秩序变革

———百年历史的考察

李　滨

　　我们今天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说是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笔者没

有这么长远的眼光，认为现在就是百年一遇的大变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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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

主任。




